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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 膀 上 的 闪 闪 明 灯
沈国冰

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照亮我
一路前行。

———写给小七
放暑假之后，小孩们开始繁忙起来

了。
帮助大人们承担一些农活，去稻田

里拔草，给干旱的豆苗地浇水 ，翻山芋
秧……这些农活不重，他们干起来也会
得心应手。

更多的小孩们，是去放牧。 放牧牲
畜和家禽，是一门耗费心力和精力的技
术活，并不容易。

比如放牛，那个放牛的小孩很难独
自坐在牛背上吹竹笛或者专心看小画
书。 别以为牛很笨，其实牛很精明。 它通
常一边吃草，一边用眼睛的余光观察着
小孩， 经常趁着小孩专注于阅读小画
书，麻利地伸出长舌头，那么一卷，一片
稻秧就会吞进大嘴。 偷吃庄稼，可是牛
们的不二绝活。

放鸭子，比放牛更难。 几十只鸭子，
四处奔跑，很难管理不说，还容易跑掉，
也容易被躲藏在稻田里觊觎已久的黄
鼠狼叼走。

相比较于放牛 、放鹅 、放猪 、放羊 ，
小孩们都不愿意放鸭子。

偏偏小七家里放鸭子的任务，最后
落在了小七的头上。

不过 ，家里放鸭子的重任 ，让小七
来承担，还是因为小七有一手驯服鸭子
的高超技艺。 经过小七调教的鸭群，它
们能排成长队，行走在稻田之间的狭窄
田埂上，目不斜视，不敢偷吃一口水稻，
也很少走掉，基本不会被黄鼠狼叼走。

小七放鸭，成为村子里大人们口口
赞美的传奇。

小七也博得了鸭司令的美名。
事情的突然发生，是在一天晚上。
那天晚上 ，已经很晚了 ，但是家里

的鸭群喧闹不止， 鸭子们互相闹腾，叨
来叨去，间或还有一些打斗。

小七和妈妈也觉察出来一些异样，
于是，妈妈拎着马灯，小七把鸭子从鸭
棚里赶出来。

天呀，家里的鸭群里多出了一只体
格健壮的麻公鸭！

麻公鸭也显然知道自己被发现了，
它站在那里，丝毫没有胆怯 ，反而气宇
轩昂 ，高昂着头 ，伸长着脖子 ，好似在
“哈哈”地嘲笑“鸭司令”居然没有及早
发现它是怎么混进来的。

大丫讲，明天中午有烧鸭子吃了。
二丫讲 ，这只鸭子这么肥 ，鸭汤泡

干饭肯定好香！
正在切猪草的小五讲，鸭汤泡锅巴

更香。
小四的一句话，把一家人的口水都

引出来了。 小四讲，我有半年没有吃过
肉了！

妈妈听到孩子们之间的这些对话，
心里好似被刀轻轻割了一下，鼻子有些
发酸。

是呀 ，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 ，水稻
正在灌浆， 村子里家家都没有存粮了。
不要讲吃肉，能吃上一顿米饭 、白面馍
馍，那都好似久远的梦想。

妈妈用眼光征询小七的意见，小七
讲，我……我也想吃鸭子，可是，我们还

是把鸭子送回去吧！
妈妈又用眼光征询其他几个孩子

的意见，孩子们都讲，我们也只是讲讲，
还是把鸭子送回去吧。

小七把那只大麻鸭装进篮子里，可
以感受到那只大麻鸭很沉，小七只有用
胳臂挎着篮子，一只手拎着马灯。 小七
对阿黑讲，走，你跟我一起去送鸭子吧！

夜已经很深。
天上繁星点点，皎白的月光洒满田

野。 夏夜的风，清风徐来，大杨树的叶子
沙沙作响。

村口的池塘里，10 多头水牛还在洗
澡，它们只是把头露出水面 ，不时地大
口喷着水。

阿黑对着池塘叫了几声，貌似和水
牛们打招呼。 但水牛们累了一天，懒得
搭理这只深夜外出的狗。

小七并不确切知道，这只走丢的大
麻鸭，是谁家的。 好在，村子里喂鸭子的
人家也就几家。

军初家里，鸭子没有丢。 小花家里，
鸭子也没有少。一直走到小多家里，这只
大麻鸭一下子从篮子里跳将出来， 兴奋
地呱呱大叫，而小多家的鸭子们，也一起
呱呱大叫，欢迎这只走丢的伙伴回家！

拎着空空的篮子，没有了麻鸭的重
量，小七反而有些失落。

月色苍茫，稻田里升起了薄雾。
少年小七和一条阿黑，行走在田野

里。
风大起来了，周围有很多异响。
小七的头脑里，不时翻滚着水鬼的

传言和诡异。 传说中，水鬼会突然从水

塘里跳将出来，一把将独自落单的小孩
拉进水里去。 尽管有阿黑壮胆，小七还
是手心出汗，脊背有一丝丝凉意游走。

这时，小七想起了他的语文老师。
语文老师告诉他说 ，孩子 ，当你一

个人走夜路的时候， 你只管往前走，千
万不要回头看。 因为，在你的左右肩膀
的肩头，各点着一盏明灯。 你看不见这
两盏明灯，但它们都真实存在。 只要你
回头一次，就会吹灭肩头的明灯！ 只要
肩头的明灯不灭，鬼魅就不敢靠近！

少年小七的心里，刹那间充满了豪
气，勇敢从心底升腾。 小七一只手拎着
篮子，一只手高举着马灯 ，如同高擎一
只熊熊燃烧的火把 。 少年小七目不斜
视，迈开大步。 阿黑也好像一匹黑色的
骏马，在前面一往无前。

妈妈站在村口 ，举着马灯 ，迎接着
小七和阿黑。

两盏马灯， 如同少年小七的肩头，
那两盏闪闪明灯。

【补记 】第二天 ，快到中午的时候 ，
小多挎着篮子 ， 满头大汗来到小七家
里。

篮子里 ，躺着新摘的辣椒 、新割的
韭菜，那么显眼地还有一块腊肉！

腊肉晶莹剔透，躺在碧绿的青椒和
韭菜之上，散发出无以言说的异香。

小七不知所言，也不知所措。
昨天深夜，小七和阿黑送回小多家

走丢的麻鸭；今天中午 ，小七却收获了
这么多美食的回馈。

一切都是那般顺心美好！ 小七和小
多两个少年，相约下午一起去放鸭子。

□特 写

又 一 年 春 来
余 青

1
买菜的大爷大妈们抄个近路，总能遇到巷子里的一男一女。 女人

看着年纪不大，却早已满头白发。 这是一个吃过苦的女人，岁月在她
脸上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辙痕， 却一点也不影响她对生活露出温柔的
微笑。 一张老旧却泛着光泽的靠背藤椅，一辆老式缝纫机和几张小凳
子，就是她的全部家当。 藤椅靠背上的藤条早已断了，被女人用鲜艳
的小碎花布条紧紧地绑扎上， 在这条幽僻老旧的小巷上反而有种意
外的生动。

男人在距离女人大概两米远的地方， 简易地撑着一个补鞋档。
他总是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 头上戴着一顶旧风帽， 脸上胡子拉
碴，双目凹陷 ，终年坐在一个补鞋子的马扎上 ，多半时候是沉默地
低着头。

小巷是两个老小区之间的过道，小区围墙早已斑驳脱落，黑色的
石板路不过两米余宽， 仅容自行车及小三轮通过。 栽在两旁的苦楝
树，早已蹿得比两侧的楼房还高。 那笔直的树干，像一排忠实的士兵
沉默地守着阵地，为小巷挡去烈日和风雨。 每天早上，女人和男人总
会先后出现在巷子里，然后默默地摆好各自的家当。 遇到客人少的时
候，整个小巷只能听到缝纫机“ ”的声音。

2
幽僻小巷，独身的男人和女人，总是容易带来各种猜测。 特别

是还有人曾见到过 ，男人拉着女人要给她点什么 ，但女人拒绝了 。
他们……这是闹矛盾的夫妻？ 还是久别重逢的旧识？ 周围的大妈们
讨论来讨论去也没个答案。

突然有一天，巷子口来了一辆商务车。 车上下来几个年轻人，他
们疑惑地打量着不起眼的小巷，最后来到了女人面前。

大婶，明天市里面有个表彰大会，领导交代，提前接您过去住宾
馆。

年轻人的影子挡住了女人的光线，她慢慢地停下缝纫机的踏板，
抬起头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年轻而朝气的面孔， 青春张扬且充满活
力，他们仿佛自带光芒，明亮得让人睁不开眼。 如果儿子还在……女
人低下了头，泪水一滴一滴地落在缝改的衣服上。

大婶。 年轻人突然慌了手脚，给她递上纸巾，您擦擦眼泪。
女人伸出骨瘦如柴的手，紧紧地握住年轻人的手，那是一双未经

风霜却充满力量的手。
男人望着车子走远，继续低头忙自己手上的活计。 直到天色擦

黑，才慢慢地站起来，把物什一件一件收拾好。 他默默地给自己卷
起一撮烟丝，一根接一根，思绪也随着烟雾飘散在这春寒料峭的夜
里。

3
那本是极平常的一天，儿子给他打电话说入职单位定下来了，跟

舍友们一起吃饭庆祝，吃完就回家。 可是，他等了一个晚上，最后来的
却是认尸电话。 在殡仪馆，他第一次见到女人。 枯瘦的女人哭得肝肠
寸断，几度晕死在现场。 那一刻，他想说的话太多，却一句也说不出
来。

尤其是当公众得知他儿子是醉酒后驾车坠河，而且还连累了一位
救人的好青年之后，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责备和辱骂随之而来。 他不得
不在这个城市中东躲西藏，逃避人们和媒体的追访。意外的是，女人却
挺身而出，让整件事情迅速降下了热度……

4
隔天，有小区的大妈拿着新鲜出炉的报纸过来，“大兄弟，你看，

这不是那补衣服的大姐吗？ ”
他抬头看了一眼，报纸的头版上，她穿着一套崭新的衣服，略有

紧张地看向镜头，无助的双眼噙满泪水。
“原来她就是那个见义勇为的烈士妈妈，怎么还每天在这补衣服

呢？ 唉，她也是可怜人，相依为命的儿子好不容易毕业了，结果为了救
人，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大妈唠叨起来就没个完，还拍了一下男人，
“大兄弟，你看过那新闻吧？ 好可惜的，听说他救的那个娃是醉驾坠入
河里的。 早知是这样的祸害，就不该去救！ ”

男人看似平静地继续擦着手里的皮鞋，但颤抖的双手出卖了他。
是啊，千不该，万不该！ 可那个醉酒驾车的祸害，是他的孩子啊！

过了几天，大家发现，女人又重新在小巷里摆起了摊子，而男人
却没有再出现了。 女人忽然松了一口气，她抬头看了一眼小巷的天，
苦楝树浓密的叶子里，冒出了一簇簇紫色的花蕊。

又一年的春天来了。

张 三 的 楼 房
张申东

宴席上 ， 张三说 ： “俺城里有楼 。”
大伙大眼瞪小眼 ， 看着张三那张酡红的
脸， 谁都不相信。 坐在张三身旁的贾玉民
嘴一撇， 不屑地说： “张三， 你一个打工
的， 城里买得起楼？ 酒话， 醉话。” 和张
三坐对脸儿的魏大恭说： “张三， 你城里
有楼 ， 我城里还有条街呢 。” “哈哈哈 ”
大伙儿笑喷了饭， 笑喷了酒。

张三在城里有楼的事成了大伙茶余饭
后的说笑话。 再后来， 变成村里人挂在嘴
边的一句俏皮话， 说： “张三有楼———这
事儿俺不信。” 没想到， 张三有楼却引来
了说媒的刘婶。 这年代， 村里的女孩子心
气高， 都想嫁到城里， 提亲， 张嘴便问 ：
“城里有楼吗？”

那天， 刘婶在街上碰到张三。
刘婶： 张三， 你城里真有楼？ 不会是

马尿灌多了说的胡话吧。
张三： 真有， 不信俺领你去看。
刘婶： 你那楼有宅基证吗？
张三： 啥宅基证， 人家那叫房本。
刘婶跟着张三往家走。 进屋， 张三从

柜子里翻出一个紫红皮的大本。 翻开， 上
面写着张学善的名字， 张学善是张三的大
名。 回过神来的刘婶惊讶得下巴差点儿掉
到地上。

刘婶儿： 张三， 你打几年工， 就算把
脖子系上， 能挣下一处楼？

张三 ： 这事你别管 ， 反正俺城里有
楼。

张三在城里有楼， 传得沸沸扬扬， 像
村里出了大总统一样热闹。

有人说： 张三年龄大了， 想成家， 办
个假本谎媳妇呢。

有人说： 张三会不会走兔子运买彩票
中大奖？

还有人说： ……
说来说去， 传来传去， 大伙就想： 反

正张三的楼来路不明， 以后碰见， 可得防
着点儿。

村里人的话刮到张三的耳朵里， 张三
的心被狠狠地拽一下。

一天， 喜鹊站在枝头 “喳喳 ” 地叫 ，
刘婶领来了春娥。 路上， 刘婶又一次告诉
春娥说： “张三城里有楼， 跟了他， 去城
里住大楼， 你就成了城里人， 享福 。” 春
娥点点头， 诺诺地应着。

相亲那天， 张三又从柜子里翻出那个
紫红皮的大本。

转眼三个月， 张三把春娥娶进门。

洞房一刻值千金， 春娥看着猴急的张
三， 逼问： “张三， 今天你说实话， 那楼
咋回事？” 张三心里咯噔一下， 心想： 春
娥呀春娥， 你早不说晚不说， 干嘛偏偏这
个时候问， 便搪塞一句。 春娥哪里肯让 ？
张三拗不过， 又想： 反正拜了天地， 入了
洞房， 你春娥马上就是我张三的女人了 ，
干脆， 实话实说吧。

原来， 张三在城里打工的时候， 有一
天下班， 见路上围着几个人， 中间躺着一
个白发老人。 张三蹲下身， 看到老人用手
捂着胸口， 喘不上气儿来， 脸蜡黄， 嘴唇
发紫， 猜想老人犯病了。 张三又听到老人
身上有啥东西在 “滴滴” 地响， 翻出上衣
兜里报警器和一盒速效救心丸……半月
后， 白发老人康复出院， 邀请张三去家里
做客。 白发老人说： “学善， 我和你大娘
无儿无女， 你是一个善良的孩子， 我们决
定认你当干儿子， 等我们百年后， 存款还
有楼全部归你。”

听到这儿 ， 春娥打断张三 ， 插一句 ，
说 ： “你张三就把楼要了 ？ ” 张三说 ：

“春娥， 你把我张三看成什么人啊！”
日子一天天过着。
两年后。 张三送走了白发老人。 老人

去世的第二年， 老伴儿又患上了肾病。 住
院前， 老人拉着张三的手说： “学善， 房
本和存款都改成你的名字， 不然， 我死活
不进手术室。”

春娥又一次打断张三 ， 插一句 ， 说 ：
“张三， 你还是侵吞了老人的财产。” 张三
也没好气地回： “春娥， 我是跟你说不明
白了 ， 你爱咋想咋想 ， 爱咋地咋地吧 。”
说罢。 一把扯过被子。

春娥咯咯地笑了， 说： “张三， 你个
冤家 ， 没良心的 。 我春娥看上的是你的
人， 难道我要和楼过一辈子？” 张三一下
子明白过来， 一把搂过春娥， 说： “其实
我都想好了， 大伯是大学的教授， 咱把那
楼和那笔存款都变成基金， 资助和奖励贫
困大学生。” 春娥猫儿一样温顺地躺在张
三的怀里， 激动地说： “对， 明天咱就去
学校。” 张三点一下春娥的鼻子 ， 佯装打
个哈欠， 说： “困了 。” 便一头栽倒在床
上。 春娥脸泛红晕， 嗔怪地说一句： “傻
样儿。”

窗外， 一轮明月挂在天上， 蟋蟀在草
丛里唱歌， 快芒种了， 起伏的麦浪惊飞了
树上栖息的鸟儿。

春娥做了三嫂。

□小小说

江上青绿 梅剑明 摄

访 梅
孙 荣

我是一个人去访梅的。 不是梅园，不是梅
岭，还是上次城郊偶遇的那一处梅花。

独站天地间， 面对眼前一树又一树倾国
倾城的盛放， 内心涌动的不单是激动和快乐。
没想到 ， 在一场短暂的薄雨后才两天时间 ，
这些梅花树的枝头上乍然之间就一同热闹 、
繁盛起来 ， 满树的绚烂 、 艳红 ， 势不可挡 ，
似乎立春的节气为它们吹响了万花齐发的号
角。 你看， 在高高低低的枝头上， 无数的花
儿像无数粉红、 桃红、 玫红的翅膀， 振翅欲
飞， 乐滋滋地绽满枝头， 奏响了美妙的春之
序曲。

置身繁花丛中，思维、想象、感觉、情景，一
起冲击着我。 兴奋之余，我跑来跑去数这些梅
花树，大小共有十六棵。 我在梅花树之间穿梭
着，感受着它们携老扶幼、倾情报春的喜悦；感
受着它们无惧孤寂、超尘拔俗的品性。 我闻到
它们在冬的肃杀里依然雅静的清香，我听到它
们的心儿激动得咚咚直跳———这脉动强劲，但

无意争春。
面花而立，我似乎看见鸟儿飞翔着、欢唱

着，盖起了一处又一处的新房，孵出了一窝又
一窝的小崽，山林被它们清脆的快乐噪响。 我
看见柳树悄悄地换上新装，拂动着千万条翠绿
的手臂 ，在河边 ，在湖滨 ，在柔柔的春风里欢
舞。 我看见鱼儿跃出冰雪消融的水面，鹅鸭在
河里撒欢，一圈圈清凌凌的水波上荡漾着它们
明亮的快乐。

田野里，麦苗已“起身”，漫长的寒冬里，蓝
图已在心中酝酿，此刻它们正挥笔抒写着一个
绿意盎然的世界。 小蜜蜂兴冲冲地飞来了，哼
着快乐的小调。 蜗居一冬的老奶奶打扮好了小
姑娘，准备带着她去逛世界。

春来了，春来了！ 每一朵梅花都是一张幸
福的笑脸。 我听见这些梅花嘱咐春天的悉悉心
语。 它们多像一个个辛劳慈祥的母亲，在儿女
新婚的当天，微笑着对他们说：“去吧，孩子！ 好
好努力，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生活吧！ ”

春 的 色 泽
丁太如

吹动村庄的诗行
冬日的黑夜总是很漫长
一只青鸟从窗前飞过
穿越浓厚的夜色
直抵心灵深处宁静的港湾
直抵流淌诗歌花开的地方
被阳光剔透的深情往事
囚禁了鸟声的哀鸣
忽近忽远的犬吠
融入睡梦中呼唤的呓语
融入春风中飞翔的憧憬
村庄在守望中喃喃自语
祭奠被风儿折断的羽翼
是谁放飞的情感
吹动村庄平平仄仄的诗行
吹动旅途深深浅浅的脚印
沿着季节明媚的走向
消融的冰凌融化了悲伤
让雨水中的奔跑
熟透歌声中魂牵梦绕的故乡
熟透枝头上青翠欲滴的音符

春天的私语
如今， 那缕月光
已经被岁月轻轻地揉碎
就像曾经的相约
在乡音的轻吟低唱中
找寻不到最初的斑斑点点
是谁的呐喊惊醒了
春天的梦幻
如今， 那片枝叶
已经被岁月轻轻地揉碎
就像曾经的诉说
在季节的娓娓呢喃中
找寻不到久违的点点滴滴
是谁的歌唱敲响了
春天的脚步
如今， 那些私语
已经被岁月轻轻地揉碎
就像曾经的雪原
在春风的款款吹拂中
找寻不到洁白的星星点点
是谁的手指弹奏了
春天的旋律

存 在（外一首）
弓 力

久坐大地，我就像一粒遗失的草籽
寂静层层包裹。 春风还没有到
可我心里的冰河
早已感应到无声的召唤

我不明白其中的缘由
更无法设计自己的行程
像有火， 在慢慢灌满体内
像有撕裂的声音，通向光明的出口

一万种生命同时爆发
无形， 却势如破竹。 小草像射出

的箭
苔藓像千军万马
候鸟在酝酿一场浩大的回归

一切都在沉默中突破禁锢
万道光芒齐放
万物在蝶变， 我也在涅槃中
感受这神性的自然

高 过

春雨之帘高过二月
柳的心思， 被护城河的涟漪注解
小草放弃谦卑
梦的颜色， 高过远天

银杏的树干刻满线谱
叶芽纷纷挤出来， 形成自由的队

列
黄鹂跳动在音符之间
风的独奏， 高过高山流水

丛林层层叠叠
遗漏的阳光下， 是蜜蜂的幸福光

阴
山花开了一地
蜂蝶的翅膀， 高过月宫的桂花林

我的画笔始终高悬
童年的蒲公英在飞， 柿子睁圆眼

睛
我担心我的思绪
高不过村口老榆树上张望的鸟巢

□诗 歌

与 子 书
陈 赫

母亲现在唯一的宝贝， 是来自我
淘宝

五十六块钱买的一根塑料拐杖
上头有个小小的手电筒
母亲说， 有了这点光
黑夜里不怕一个人在家

那是我心血来潮想起来
给母亲买的唯一礼物
送到她骨头已经变形的手中
她第一句话问的是多少钱， 我笑

笑没说话
母亲说， 院里有小树， 砍一棵
就能做一个， 花这钱干嘛
我看着她指的那棵树， 是大院子

里
唯一陪着她的生物

后来， 不管到哪里， 母亲总是带
着它

好像是个宝贝疙瘩
家里的门台四十五度， 又长
我用几秒钟就能上去
而她需要十几分钟， 中间还要停

顿好几下

给开的药， 每次问她， 她都说不
管用

有一天
我带着她去看了开药的医生
母亲对他说， 你的药管用
就是三十块一剂太贵了
走出诊所门口的时候
母亲拿起了那根拐杖
艰难地往车的方向行走

我忽然明白， 她从前有很多宝贝
大部分都被我搬空了
也包括我

得叮 得叮 得叮 得叮


